
锦 屏 烽 火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八）

又一天开始了。

张守业和刘中贵趴在战壕沿上观察着山下集结的鬼子兵。

张守业：“如果咱们也有炮兵，打他这么集中的狗日的，那多痛快，可咱们没有。真他娘的憋气。”

刘中贵：“让山顶上的重机枪试试？”

张守业：“算了，小鬼子肯定计算出他们在咱们的火力之外，才如此大胆妄为。你们好好打，我回观察所。”带上卫兵跳出战壕，向观察所走去。

鬼子的炮弹呼啸而至，两发打在张守业两人的一侧。

尘土散去后，卫兵拉起被震晕和腿部负伤的张守业，大呼着：“营长，营长。”

密集的炮弹不时地爆炸着。

刘中贵带两个士兵跑过来，见张守业头上和腿上都流着血，立即扯出急救包给张守业包扎头部的伤口。

张守业醒过来：“头上只是划破一层皮，我的腿，我的腿不能动了。”

刘中贵撕开张守业的棉裤腿，见大腿外侧被弹片划开，肉翻着，深见白骨，血肉模糊，急忙接过士兵从衣服上撕下来的布条，把张守业的腿裹住包好，对士兵：“你们三人送张营长下去，快送医院。”

张守业：“刘中贵，你给我代理营长，一定要守住阵地。”

刘中贵：“我安排阵地上的事，你好好地安心治伤吧。

三士兵背张守业向山后走去，刘中贵冒炮火赶回阵地。

医院病房里，病床上躺着头上或是身上缠着绷带的伤兵，有的伤兵发出轻微的呻吟声。护士们有的给伤兵换药，有的给伤兵喂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秦立本带着于艳丽同郭团长三人在院长的陪同下来病房慰问伤员。

郭团长：“各位弟兄，你们打的不错，小鬼子没能突破你们的防守。你们受伤了，秦县长和夫人来慰问你们了。”

秦立本：“各位弟兄，你们为了守卫县城光荣负伤，我代表绣江县政府来慰问你们，感谢你们浴血奋战保护着绣江城的安危，我给你们每人带来一份慰问品，表达县政府对你们的敬意。愿你们安心养伤，早日康复。”

于艳丽也上前查看伤兵的伤势，给伤兵掖被角：“你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鬼子的进攻，绣江县的乡亲们感激你们，也祝你们早日康复。”

随从人员向伤兵送上慰问品。

秦立本对院长：“医护人员也辛苦了，你们一定要把伤员弟兄们照顾好。”

院长：“这是我们医院应该做的，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减轻伤员的痛苦，让他们早日康复。”

一个副官急匆匆地走进来到郭团长面前：“团长。”

郭团长：“冯副官，有啥事。”

冯副官：“团长，大事，咱们到门外说。”郭团长随冯副官到门外。

秦立本三人同伤员告别也走出病房。

郭团长看着走出来的秦立本和于艳丽及政府人员，把秦立本拉到一边，悄声地：“秦县长，我派冯副官到省城领弹药给养，省城的韩主席已经带着省政府撤向济宁，国军也已经奉命后撤，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了黄河进入省城。我团也接到命令向南撤退，这守绣江县城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秦县长快决定，你们县政府是随本团一起撤退，还是另想办法，我也该向部队下达撤退的命令了。”

秦立本：“你们，你们咋能说撤走就撤走呢，给我一个措手不及，我县政府的一摊子事能说走就走吗。再说，你们这里的伤兵咋办，你不能甩手扔给我吧。”

郭团长：“这都火烧眉毛了，那还顾得球伤兵。既然你的事多，我也顾不上你们了。传令兵，快通知各营，立即收拾，准备撤退。”带卫兵出医院。

秦立本摇着头：“啥他娘的国军，还没见日本兵，就跑的比兔子还快。”对于艳丽：“你先回家，我去县政府商量咋办。”两人在几人的护卫下也出医院。

刘中贵指挥着部队抗击着日军的进攻。

士兵们身上的军装已经破烂不堪，有的士兵头上缠着绷带，有的吊着胳膊，仍然一枪一枪的向冲上来的鬼子兵射击。

山坡上躺满了鬼子的尸体，一队鬼子继续向山上冲来。

传令兵来到刘中贵身后：“刘连长，团长命令，立即撤出战斗，到县城集合。”

刘中贵：“那这里不守了吗？”

传令兵：“县城也不守了，咱们团接到撤退的命令，部队要向南撤。”

刘中贵：“这里仗打得好好的，为啥向南撤？”

传令兵：“冯副官从省城回来，说韩主席已经带省政府撤向济宁，省城已经被日军占领，咱们再撤晚了，就走不成了。”

刘中贵：“哼，又是逃跑。你看，鬼子咬的这么紧，我们现在难以脱身，等打退了这批鬼子，我就带部队撤下去。你先回去向团长报告吧。”扭回头向鬼子射击。

传令兵：“刘连长，团长可是命令你们立即撤下去。唉，现在既然脱不开，我就和你们一起走吧。”也举枪向冲上来的鬼子射击，打倒了一个鬼子。

刘中贵歪头看看传令兵，露出心喜的笑容。

传令兵受到鼓舞，更认真地射击着，冲在前面的鬼子又应枪声而倒。

鬼子的进攻又失败了，几个鬼子退下山去。

刘中贵立起身叫两个士兵：“王二愣，周长喜”

两个一起过来：“连长，有啥吩咐？”

刘中贵：“你二人分别去左右阵地，通知马连长和陈连长，团长下令让咱们撤出战斗，到县城集合。去吧。”

两人分头向两侧跑去。

刘中贵：“弟兄们，向两侧传达命令，团长下令，让咱们撤出阵地，带好武器和受伤的弟兄，悄悄地撤下去。”

命令逐人向两侧传去。

众官兵立即收拾有秩序地后撤。

刘中贵率守卫女郎山的官兵行走着。有的背着伤兵，有的两人架着一个伤兵。

身后又传来炮弹的密集爆炸声，鬼子又组织新一轮轰击。

有几发炮弹飞过头顶打到城里。城里传来爆炸声和滚滚浓烟。

阵地上到处有炮弹爆炸着。

随着炮声稀疏下来，龟田率一队鬼子兵猫着腰冲上山来，没有受到火力阻击，进攻的速度加快着。很快冲上已经空无一人的阵地。

龟田命令鬼子兵发出占领阵地的的信号。

山本用望远镜看到鬼子兵占领阵地的情景：“哟西。统统的上山。”率领所有鬼子兵向山上走去。

山本察看着被日军占领的女郎山阵地，看着遍地的鬼子兵尸体，脸上表现着由喜转怒、惊恐、愧疚和沉重的表情。快步向战壕走着。

山本在龟田的陪同下察看战壕里的弹壳和废弃的弹药箱，伤兵换下的绷带，却没有一具中国士兵的尸体：“中国军队跑了。”

龟田点点头作答。

山本自言自语：“打了两天一夜，中国军队打得很顺利，他们却主动撤退了，什么意思。”对龟田：“放弃这里，快，进攻县城。”

龟田：“哈依。”转身对鬼子兵：“向县城，开路。”率队向山后跑去。

城里涌出的逃难百姓人流挤满了城门洞。

逃难的百姓议论纷纷地咒骂着：

“实指望国军扛住日军的进攻，咱们在县城安然无事，谁知道他们还没见到日本兵就先撅起尾巴跑了，把县城送给日本人了。”

“哼，他娘的，战前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可小鬼子一来就吓破了胆。咱老百姓纳税交捐，养了一群窝囊废。”

“当兵的拔腿就走了，受苦受难的还是咱老百姓啊。”

刘中贵带领着队伍走到城门外，士兵们向城里挤着，却被涌出的百姓堵住路，进不去，急的头上冒汗。

刘中贵止住进城的部队，拉住一个老人：“老乡，城里的国军还在吗？”

老汉一脸气愤地：“在？哼，撇下全城的乡亲，早撒鸭子窜了，城里已经见不到一个兵了。看他们跑的那个快劲，早已经在十里开外了。”看几眼刘中贵带的部队，讥讽地：“你们也快跑吧，跑得快还能追上他们。”

传令兵：“刘连长，咱们来晚了，这事咋办？”

刘中贵对部队大声地：“向南撤。”带头大步向前走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九）

随着逃难的百姓，脱去中山装换上马褂长裤的秦县长和政府人员每人打着一面小白旗，来到城门口，站在城门外的桥边。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走过地逃难的百姓人流。

学生们夹杂在人流中向城外走。许凤茹、严翠萍等女生也提包袱随着人流走出城。

学生们看见秦县长等政府官员的行为，露出鄙视和气愤的神色。几个气愤不过的学生上前夺下小白旗扔在地上，踩上几脚，再扬长而去。

被夺旗的官员们看看秦县长无动于衷的神色，从地上捡起小旗，又打在手上。

城里逃难的人断流了，只有秦县长几人打着小白旗，孤零零地站在大桥上。寒风吹的他们瑟瑟发抖，有的把头向衣领里紧缩着。

十几个日本兵跑过来，边跑边开枪，子弹从秦立本等人的头顶打过去，秦立本等人吓得脸上变色，急忙抱头蹲下身子，小白旗举在头顶。

龟田带鬼子兵手持带刺刀的步枪跑上桥头，控制了桥面，站在秦县长几人的前后和两侧，监视着几人的行动。

城楼上也站上了日本兵，插上了膏药旗。

山本骑着马带着大队鬼子兵来到护城河边，秦立本率政府人员迎上前去。山本勒住马等待着

秦立本走到马前深鞠一躬：“太君阁下，鄙人是本县的县长秦立本，率县政府全体官员前来迎接太君率领皇军进城。太君请。”向一侧退一步让开路，手一扬做出请进的动作，两眼目视着山本，察看着山本的脸色。

山本没动身，在马上看着秦立本，脸现怒容：“你的县长的干活，你的组织军队抗击皇军，死了死了的有。”

山本身后的中村小队长听到后上前两步，将战刀抽出就要下手。

秦立本笑脸辩解：“太君误会了，我带的是手无寸铁的政府官员，那能抗拒皇军？抗击皇军的是驻这里的驻军，他们不是皇军的对手，和皇军一交手就吓的逃窜了，连伤兵都没有带走。现在城里除我管理下的警察局外，再没有带枪的人了。”

山本摆手让中村后退。对秦立本：“秦的，你的识时务，大大的好，你要好好地给大日本皇军做事，皇军不会亏待你。你的带路，进城，安排皇军的住处食宿。”

秦立本：“好说，好说。国军刚逃走，有现成的军营，吃的也不是问题。请太君跟我来。”一招手带政府人员走在前面。

山本催马带日本兵跟着进城。

树林里。从女郎山撤下来的一百多名士兵或坐或躺地休息着，有的抽着烟。

一侧，刘中贵、马连长、陈连长三人聚在一起商量着。

马连长埋怨着：“团长对咱们也没有明确地交代就带着队伍撤走了，让咱们到哪里和他们汇合，这叫啥事啊？再说，咱们还有这些伤兵，可咋办呢？”

陈连长：“咱们只有打听着向前赶了。只是伤员的伤需要医治，可缺医少药的咋给他们治疗啊？”

刘中贵有所思地：“咱们这一撤，不知道要撤到哪里去。看现在的情况张营长和在医院的伤员们团长也没有带走，还留在县城里，小鬼子不会轻饶了他们。我是绣江县人，不想离开家乡到别处去，我看这样吧，弟兄们愿意跟你们走的，你两人带走，不愿意走的和伤员给我留下，我和弟兄们就在附近地区隐蔽起来，也打听张营长他们的消息，想办法把他们接出来。看你们两个的意见？”

马连长担心地：“老刘，你这样脱离部队好吗？再说小鬼子占领了这里，你带着这些伤员，那可不是玩的。”

陈连长：“是啊老刘，离开了部队，难事多着呢。”

刘中贵：“咱手里有枪，就不怕小鬼子，吃的住的慢慢想办法。我也不是真想脱离部队，只是张营长让我放不下，这些伤兵也难跟上行军，我就在这里驻扎下来，等你们打回来，我再带领弟兄们归建。”

马连长：“老刘你既然主意已定，就这么办吧，再看弟兄们的意思看有多少人跟你留下，我和老陈带队去追赶团长。你们的情况俺俩婉转地向团长说吧。”

陈连长同意地点点头：“就这么定吧，咱把弹药和给养多给老刘他们留点。”

三人向休息的士兵走去。

刘中贵三人站在士兵们面前。刘中贵：“弟兄们，我和马连长、陈连长根据咱们所处的境地和现实情况商量决定，马连长和陈连长带弟兄们追赶团长的主力部队，我带受伤的弟兄和自愿留下的弟兄在附近地区养伤，以后路咋走，咱们走着看。愿意留下来的兄弟既要关照好受伤的弟兄，还要和鬼子拼打，困难不会少，完全由每个弟兄的意愿决定。考虑好了的就到我这里或是马连长、陈连长那里。”

士兵们你看我、我看你的楞了一会神，开始分散。周老根等十几个士兵走到刘中贵身边，大部分士兵走到马、陈两人身边。

传令兵先到马连长身边，看着刘中贵坚定的神色，又走到刘中贵身边来了。又有几个个士兵也跟过来。

马连长走到刘中贵面前：“老刘，你看这样能行吗？”

刘中贵：“行，我一定能把弟兄们带好，把伤员的伤养好。”

马连长对士兵：“把子弹拿出来再给留下的弟兄一些。”

士兵们把子弹袋里的子弹抓给留下的士兵。

马连长：“老刘，天不早了，我们就不再耽搁了，后会有期吧。”对众士兵：“集合，出发。”与陈连长同刘中贵及留下来的士兵挥手告别。

刘中贵看着面前的三十余人：“弟兄们，咱们也走，向南，进山，寻找咱们生存的天地。”

刘中贵走在前面，众士兵搀扶着受伤的士兵向前走去。

县城里的大街上断了行人，两侧的商铺都关门打烊。住家也门户紧闭。

秦立本和几个政府官员打着小白旗走在前面，山本骑着大马率日本兵走在后面，街上除日本兵大皮鞋的脚步声和马蹄声外，没有任何动静。

一些百姓从门缝里看着秦县长等人带日本兵从门前路过。

秦县长带着日本兵来到军营门口。

秦立本立住脚，转身对山本：“太君，这里就是兵营，国军跑光了，皇军驻在这里，方便的很。”

山本：“进去的看看，你的带路。”挥手让秦立本带头走进兵营。日军跟进去。

兵营里整齐的房舍，路两侧栽植着垂柳。

秦立本给山本介绍指点着：“县城的驻军是一个团，这里住着团部和两个营，那边就是团长的办公室，太君可以住在里面办公。”

山本看着：“哟西，这兵营很好。龟田君，你安排皇军就住在这里。”

龟田中队长：“哈依。”跑去安排。

山本对队列里：“松尾小队长。”

松尾跑出队列，立正站到山本面前。

山本：“你带你的小队进驻火车站，要保证省城到青岛的铁路畅通，在咱们的驻防区不能出现问题。”

松尾：“哈依。”跑到队前，把手一招，一队鬼子兵随松尾小队长而去。

山本问秦守本：“你的说，中国军队的伤兵都在医院里？”

秦守本：“是的太君，伤兵们走不了，都在医院里。”

山本阴下脸来：“你的带路，马上去医院。中村君带你的小队跟我去医院。”接过卫兵递过来的马缰绳，翻身上马。

秦立本带着鬼子兵来到医院里，站下，看着山本的脸，等待山本发话。

山本观察着医院的设置，两眼盯着病房，拔出战刀，咬牙切齿地对日本兵下令：“对中国军队的伤兵，活的不要，统统死了死了的。”战刀一摇，众日本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冲进病房区。

山本将战刀插入刀鞘，露着狰狞地冷笑，不住地纵动着脸上的肌肉。

病房区内发出女人的尖叫声和男人的阻挡声及日军“八格”的怒骂声和枪声。

一群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被从病房里赶出来。

中村小队长一脚踢开病房门，对头上缠着绷带坐在病床上的伤员头部开枪，伤员中弹，血溅在白色的床面上。伤员头栽倒在床沿上，向地下滴着血。

两个日本兵冲进病房，用刺刀挑掉盖在伤兵身上的被子，然后在伤兵身上猛戳着，伤兵嘴里流着血，手捂着伤口惨叫着。

三个日本兵冲进另一病房，一起据枪，向躺在床上的三个伤兵射击。

张守业拄着双拐从一病房冲出来，正迎上中村小队长，张守业大骂着：“混帐王八蛋，对手无寸铁的伤兵下手算啥球本事，有种把枪给我，咱俩比试比试，别看老子伤着，也不惧你这号人。”

中村小队长手枪指着张守业：“你的什么的干活，说话的如此气粗。”

张守业：“老子就是指挥国军打你们的营长，没打死你狗日的算你命大。”

中村咬牙切齿地：“八格，你死了死了的。”手指伸向扳机。

张守业：“你他奶奶的真有本事，开枪吧，照这里打。”指指心口，又指指眉心，脸上露出轻蔑的冷笑。

中村更气得脸面扭曲：“八格，八格。”怒视着面带冷笑的张守业。见张守业毫无害怕的样子，收回手枪，对两个日本兵：“带走。”自己先走，两个日本兵向前，一人拖张守业一根胳膊，连拖带拽地将张守业拖出病房区。

山本和秦立本站在院子里听着病房里的动静。

山本时而瞟秦立本一眼，脸上露着得意、解气、凶残、奸诈和征服的狞笑。

秦立本也时而瞟山本一眼，脸上表现着惊恐、忐忑不安的神色。

张守业被中村和两个鬼子拖过来。鬼子兵用力摁着要让张守业跪在山本面前。

张守业奋力抗争着，在鬼子兵松开手后双手扶着受伤的膝盖站直了双腿，又挺直了腰身，两眼瞪望向山本。

中村立正站在山本面前：“报告少佐，这是中国军队的一个营长，是他指挥了女郎山阻击皇军的战斗，负伤后在这里住院，被我们搜出来，押来请少佐发落。”

山本注视着张守业，问秦立本：“他的真是中国军队的营长？”

秦立本看看毫无惧色的张守业，向山本点点头：“他真的是中国军队的营长。”

山本气急败坏地抽出战刀，双手高举过头：“八格，死了死了的有。”

张守业轻蔑地看着山本，脸上全是嘲笑的神色。

山本气的喉咙里发出“唔唔”地闷叫声，手中刀却仍然高高举着。

秦立本：“太君，这张营长是东北军校的高材生，作战指挥管理治军都很有一套，太君可不可以不杀他，把他收过来为你们所用，请太君考虑。”

山本听后放下手来，变握刀为拄刀，目视着张守业：“唔，你的被我活捉，我的不杀你。让你看看大日本皇军的气势和战斗力。你的要明白，中国军队是打不过日本皇军的，中国的结局就是要在大日本帝国的统治下生活。”挥手对中村小队长：“把他带回兵营，让军医给他治伤。”

中村：“哈依。”对两个鬼子：“带他走。”

两鬼子上前一人架张守业一根胳膊将张守业连架带拖地架出医院。

山本率众日本兵和秦立本一起走出医院。

桌子上点着煤油灯，许仁元坐在椅子上和李志强母子说着话。

肖淑芸：“这几天北边不断传来轰隆轰隆的炮声，让人提心吊胆地，洋鬼子来侵略咱中国的没有一个好东西，都是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。老爷那天去县城，就应该把凤茹姑娘直接接回来，咱也用不着这么担心受怕了。”

李志强：“今过晌午就听不到炮声了，是县城被小鬼子打下了，还是小鬼子攻不开县城撤退了呢。我明天去县城看看，能见到小姐，我就把她接回来。”

许仁元：“这兵荒马乱的，你也少出门吧。这一打仗，学校放了假，你上哪儿找凤茹去？那天我是要接她回来，可她说同学们都在为抗战出力，她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我就答应了她。这孩子可是胆子越来越大了，就由她吧。”

肖淑芸：“我看明天就让志强去一趟县城，找着凤茹姑娘就把她带回来，好叫老爷放心。”

外面敲大门的声音传进来。

李志强：“有人叫门，我去看看。”走出堂屋。

许仁元：“这半夜三更的有谁来呀？”和肖淑芸翘首以待着。

许凤茹疲惫不堪地走进来，李志强提着包被子的包袱和书包跟进来。

肖淑芸惊喜地：“是凤茹姑娘回来了。”走上去拉许凤茹的手扶向座位。然后去倒水给凤茹喝。

许凤茹沉重地坐在一边的椅子上：“爹，李婶，我回来了。”接过肖淑芸递过来的水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光。肖淑芸接过碗又倒一碗水放在许凤茹面前。

许仁元：“凤茹你回来了，咋来到这个时候？”

肖淑芸和李志强也坐下听许凤茹讲县城的状况。

许凤茹：“咱们的军队和日本鬼子在女郎山打了两天一夜，咱们打的很顺利，伤亡也不大，小鬼子却伤亡惨重。可是守军接到放弃守城向南撤退的命令，守城的士兵一枪没放就撤走了。听说是韩复榘放弃了黄河防线，放弃了省城，把省政府迁到了济宁，大部队都南撤了，咱这里的驻军才接到命令撤了军。眼看日本鬼子就要进城了，我们这些学生才随逃难的乡亲们涌出城来。在城门口看到我表叔秦县长带着他的下属们打着白旗站在桥上，看样子是迎接日本军队入城。有的同学不愤，夺下他们手中的白旗扔在地上踩到脚下。我随着逃难的乡亲向南走，还没到石河镇天就黑了，过了石河镇就我一人上山，我连跑带颠地就回来了。”

许仁元自言自语：“腐败啊，腐败啊，这么多军队竟然守不住黄河，守不住省城。这又是一个东三省啊。”问许凤茹：“那县城的军队也没抵抗就撤退了？县城就这样被日本人占领了？”

许凤茹：“县城的军队连鬼子的影都没见就撤走了。城里落了几颗炮弹，炸死了几个人，几间房子也着了火，可是没有人救了，人都吓的不敢出门了。”

许仁元：“老百姓纳捐纳税供养的兵啊，到关键时候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了。这样的军队，这种行为，能不叫人痛心疾首吗？

肖淑芸用疼爱的口气：“那些事咱管不了，只要姑娘平安的回来，咱就祷天谢佛了。姑娘你自己走了半夜路啊，吓坏了吧。要知道你今天回来，让志强去接你。”

许凤茹：“李婶，这回我一点也不害怕。”

肖淑芸过来拍拍许凤茹的后背：“走了四十多里路，又爬山越岭的，可累坏了，你先歇着，我给你做吃的去。”向外走去。

许凤茹：“李婶，有吃的随便吃一口就行了，半夜三更的就别生火另做了。”

许仁元：“凤茹回来了，就别再往外跑了，这几天学校里胡先生身体不好，你就替胡先生代代课，让他休养一段时间。”

许凤茹：“嗯。”

鬼子兵占领了县城，在城门口站岗的换成了戴着钢盔、手持三八大盖步枪的鬼子兵，瞪着两只圆溜溜的贼眼，注视着进出城门的百姓。

街上，有事的行人匆匆，无事的门户紧闭。鬼子兵三五人一队肩着枪巡逻，三轮摩托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，飞速行驶，挎斗上坐的鬼子前面架着机枪。

火车站进出站口，两个鬼子兵看着进、出站的乘客，看着不顺眼的就拉出来带走。站台上，持枪的鬼子兵面向铁路，警戒着站里。

鬼子大队长山本少佐坐在办公桌后面，帽子放在桌子上。身后墙上挂着日本太阳旗、指挥刀和中间一个大‘武’字，四个角上写着‘武运长久’的字幅。

中队长龟田坐在桌前的一侧。两人商量着占领县城后的治理。

山本向前探探身：“龟田君，有件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，咱们日本人统治中国人很难奏效，我想让秦立本继续当县长，不过要改改名称，叫什么以后再考虑，让他和他的下属来帮助咱们统治中国人。你看行不行？”

龟田站起来走到山本面前：“少佐阁下，你说，中国人靠得住吗？我认为，这个姓秦的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投向咱们的，如果时局一旦对咱们不利，他们会再拿起武器来对付咱们的。对中国人决不能相信，还是提防着好。”

山本辩解着：“中国人永远不会同咱们一心一意的，这一点我们要时刻牢记。但是我们必须利用中国人来统治中国人，才能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。我们可以用利益把他们和咱们拴在一起，对他们恩威并施，只要使他们得到的利益不比中国政府给他们的少，他们就会真心实意地或者说是死心塌地地给咱们办事，最后让他们主动靠近咱们，甚至离不开咱们。你说，你养熟了的狗还会来咬你吗？”

龟田：“少佐阁下高见，属下赞同少佐的想法。”

说话间秦立本进来，向山本鞠一躬：“少佐阁下。”很恭顺地到山本面前：“少佐阁下叫鄙人来不知有何吩咐？”

山本：“秦的，你是本县的县长，你的对大日本皇军有好感，很好，我的对你如此的识时务很赏识，希望你对大日本帝国不断地忠心有加，我的想让你继续担任本县的县长之职，只是要改改名称。你的可要好好地给皇军做事，如果三心二意，我可对你不客气。你的好好想想回答我。”

秦立本立即再上前一步，满脸堆笑用献媚地语气：“能为皇军效劳是我最大的心愿，我一定一心一意地追随在少佐阁下身边，如果背叛皇军，一定不得好死。”

山本：“唔，好的，好的。现在你的手下除昨天见的几个人外，还有警察局。现在你带我去警察局看看。”

秦立本：“是，是。少佐请，我带你去。”

山本对龟田：“你带一个小队，咱们去警察局。”

龟田：“哈依。”走出去。

山本拿起帽子戴在头上，站起来摘下墙上的战刀挂在腰带上，对秦立本：“秦的，咱们走。”向门口走去。

秦立本跟在后面出门。

山本和秦立本站在院子里，警察局长刘宗敏吹响了集合哨。

警察们有的背长枪、有的背短枪，有的空着手，从各个办公室跑出来，在刘宗敏面前列队集合。

警察局长刘宗敏下达“稍息、立正、向右看齐、向前看”的口令，看向秦立本：“请秦县长训话。”站到一边。

一小队鬼子兵端着枪从大门外跑进来，将列队的警察包围起来，刺刀对着警察的后背，距离三步远。一个胆小的警察哆嗦着，脸上冒出汗来。

龟田眼瞪着警察，绕警察队伍转一圈后站到山本的一侧。

秦立本上前两步：“各位不要害怕。”扭转身指着山本介绍道：“这位是大日本皇军的山本少佐。”

山本向秦立本和众警察点点头，两手交叉在小腹前。脸上布满笑容。

秦立本转过身面对众警察：“大日本皇军昨天占领了县城，前两天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省城，中国军队已经撤走，我已经带领所有属下归顺日本皇军。俗话说‘识时务者为俊杰’，各位也应该认清天时，归顺大日本皇军为好。给皇军做事，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，可谁要不归顺，我可不敢保证你们的后路如何，请诸位三思。刘局长，你先表个态吧”。

刘宗敏：“这……”

山本脸色一变：“嗯！”

龟田抽出战刀就要上前。

刘宗敏一笑：“我是说，皇军能信得过我们吗？”

秦立本急忙解释：“只要各位一心一意地为皇军做事，皇军是信任你们的。”看看山本的脸色，见山本脸色已经转回来，并点点头。

刘宗敏：“那我归顺皇军，从今天开始为皇军做事。”

山本满意地露出笑容：“好的，好的。”

于四海在队列里：“我也愿意归顺皇军，愿为皇军效劳。”

警察们声音有大有小地都表示归顺日本鬼子，为日本人效力。

山本向前几步走到警察面前，众警察静下来，注视着山本的举动。

山本站好，两眼在警察队列里扫视一遍，满脸笑容地：“好的，很好。你们的知道，我们大日本皇军来中国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，帮助你们实现王道乐土，摆脱贫穷和落后。希望咱们以后好好地合作，成为日中亲善的楷模，为动员民众做好榜样。只要你们真心实意地为皇军做事，皇军决不亏待任何人，但如果谁有意捣乱并与皇军作对，那可是要格杀勿论决不留情。你们现在的首要任务，是打击任何不利于大日本皇军统治的行为，维护县城的平静。你们的明白吗？”

众警察底气不足地：“明白。”

山本脸露不高兴。秦立本立即提高嗓音：“山本少佐讲的你们明白吗？”

警察也提高了嗓音：“明白。”

山本对刘宗敏：“刘的，有什么事你可以直接找我。我也会直接找你。”

刘宗敏立正：“是。”

山本：“好的。”对秦立本和龟田：“这里就这样吧，开路。”带头向外走。秦立本急忙跟上。

刘宗敏：“送少佐和秦县长。”

龟田一招手，鬼子兵收枪上肩，列队向大门走去。

警察们放松下来，各自散开。胆小警察小声地：“我的娘哎，可吓死我了。”

刘宗敏过来踢他一脚：“瞧你这熊样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完待续


